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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钟庆东是一个

孝子，他当初那么渴望早一点
从高中走上社会，可是为了母
亲他还是回到学校复读一年
了。如今，父母年纪大了，又都
是工人，近年因为工厂相继倒
闭，连一分钱退休金都发不下
来，生活很是清苦。钟庆东觉

得自己好歹有工作，有生意，
就跟罗小云说，每个月付给父
母五百块钱帮助生活，没曾想
遭到罗小云的激烈反对。

钟庆东说：“钱我可以再
挣啊，我工作之外还有生意。”

罗小云说：“那不对啊，

怎么知道给你父母的钱都属
于你生意上挣的?我每天在单
位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键盘，
手指尖都敲白了，一个月正好
挣五百元。交给你父母，那不
等于我的工作白干了?”

钟庆东噎得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他现在真是搞不懂，
生活中越是不通艺术的人，
说起话来为什么却越是具有
高度的艺术性，让你点评它
的余地都没有。事情最后弄
成了这样：钟庆东每月交给
他父母三百元生活费，前提

是，他每月也要交给罗小云
父母三百元。

经过一次次的争吵，钟
庆东不知道罗小云是怎样看
待他的，反正，他对罗小云的
理解是渐渐明白她是一个与
自己不同的人，带有与生俱

来和不可救药的世俗与功利
的一面。他现在有点相信了，
罗小云当初能够甩开那个同
她撞自行车谈了两年恋爱的
人而来到自己身边，不单是
自己狂热和煞费苦心追求的
结果，对她来说，未尝没有考

虑图得生活安逸和物质享受
这一因素。如此转了一圈，说
到底，她高中三年明知道他

俩之间已有故事却最终没有
把它演示出来，就是极正常

不过了。因为那时候钟庆东
落魄凋敝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中午，罗小云下班
回来，郁郁不乐，把肩上的挎
包一放，一下子扑到钟庆东怀
里。钟庆东大感意外，连问怎
么了。罗小云说，钱丢了。

钟庆东问，多少钱?怎么
会丢了?

罗小云说，准备买化妆
品的钱啊，一千三百元，放在
包里，倒霉死了。罗小云边说
边骂，你说这是算偷啊还是

抢啊?
钟庆东问，到底怎么回

事呀。
罗小云说，下班，还是走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呢，一个
人从后面一下子捂住我的眼
睛，差点儿把我扳倒，让我猜
猜他是谁。是个男的，我的眼
睛被他两只手压得生疼，就

说，别逗!他不肯，说，你不好
好猜猜我是谁，我就不松手。
我没办法，就胡乱猜他是高中
的男同学张三李四吧，他猛一
松手，转身跑了，原来他们是
两个人。我的眼睛还没完全看
清，他们就没影了。走了几步

我才发现，肩上挎包的拉链开
了，他们把钱拿走了。

钟庆东觉得又可气又可

笑。世界上的坏人如果都这么
干坏事，那倒是挺充满诗意的
了。钟庆东认真地问了一句：
“他们没有碰你别的什么吧?”

“别的什么?”罗小云不解。
“没有借机碰你的身体

什么吧?”
罗小云气得脸都白了，

“你以为你老婆的身体比钱
还值钱啊?!”

那当然。钟庆东心里想。

钱丢了，罗小云是真心疼；她
的身体没有遭到非礼，钟庆
东是真高兴。

是的，许久以来，钟庆东
一直替罗小云的身体感到担
忧，他对除他以外所有跟罗小
云接触的男人怀有醋意。罗小

云经常的还会回家很晚，在外
面应酬，陪人家吃饭，有时候
甚至微醺带醉。直到有一天，
钟庆东突然听别人说起一个
消息，那个跟罗小云撞过自行
车的小夏，两个月前竟已经从
邻县调至本地了，被所属企业
派到这里做驻外机构负责人，

负责原料和资源采购以及拓
宽产品市场。钟庆东不禁大
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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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想回来。这两年大
概亏了不少，灰头土脸的。他
说他看透了，不想再折腾了，
想回来踏踏实实过日子。他说
他很怀念跟我的那一段，这两
年总也忘不了我。当然，他的
衣服还是很体面，衣领上还是

有股子香水味。
我承认，自己是喜欢那种

体面周正的男人。自己没上
过大学，就特别崇拜有知识
的。他在这方面确实迷惑过
我，还有那些温存的高雅的
很难让女人不动心的言谈举
止。还有他的生意经。还有他
的俏皮话。还有他的黄段子。

还有那些时而活泼时而忧郁
的眼神。可如今一个妓女，经
历了这么多男人的女人，已
经一眼就看穿了这些外表。
一个人的品性，宽厚与自私，
高尚与卑劣，纯洁与肮脏，和
这些外表没有关系。

我们是在雅丽咖啡屋见
的面，选在这里是我要求的。
他第一次约我就是在这儿，替
我挂上外套，替我拉开椅子，
轻声细语，彬彬有礼。而我，只
不过是天兴酒楼端盘子的女
招待。被人这样尊重着，我能
不头晕吗?我根本忘记了就是
这个人刚才还在桌子底下偷
偷摸我屁股。

他还是那一套，甜言蜜

语，细声细语，吹他还有多少
实力，认识多少大人物，将来
要对我怎么好，然后来电话
故意不接，然后就伸出了咸
猪手。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还
不长记性?选在这儿不是让
你重新表演。我是要告诉你，

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妓
女。你是不是想睡我?想就直
说，我可以给你优惠价，200
块一次，怎么样?想白占便宜

可不行。我认识很多警察，一
个电话就能罚你五千块，你

自己掂量掂量。然后他的手
就悬在空中。

其实我也可以采取另外

的方法，让他先拿出钱来，然
后慢慢修理他。可好像那样
做并不解气，反而瞎耽误几
天时间。对我来说，时间就是
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更重要
的是，他还会去家里骚扰。而
且这个人的钱永远在支票

上，他只会支出一文不值的
甜言蜜语，还有永远看不见
的美好未来。从前他就是这

么干的，他的好听词儿可真
是不少。你喜欢什么车?你喜

欢海吗?在海边买一套房怎
么样?要不就到深山里去?城
市哪是人呆的地方啊，粉

尘、噪音，一点都不环保。可
是领了结婚证他立马就把
户口从农村老家迁来了。他
比我小两岁，头发自来卷，
一笑一口白牙，当初我就是
被这些迷上的。我天生长着
一副爱照顾人爱听好词儿

的贱骨头。
从雅丽出来我吐出了一

口长气，好像卸下一个大包
袱，轻松了不少。现在不是他
甩了我，而是我实实在在甩
掉了他。华灯初放，秋风送
爽，出一口恶气感觉真不错。

其实让我走上这条道的
还不是他。我得承认，他还给
我带来过一丝幻觉，让我以为
自己还有价值，还可以通过勤
俭，通过劳动，最不济也可以
通过婚姻改变命运。他还让我
萌生过一丝爱意，一点期待，

尽管那只是一场梦。真正让我
清醒的还不是这个人。

那是我当按摩小姐的时
候，在大海浪洗浴城。不知什
么时候开始这座城市兴洗澡
了，澡堂子忽然都变得比宾
馆还富丽堂皇。当按摩女挣

得多，起码比酒楼、美容店挣
得多。阿红阿月她们原先也
在那儿干，我就是在那儿认识
她们的。

那天，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了。他高大，健壮，被一群客人
拥着很突出。他好像是想着什

么事，眉头锁着，也不太搭理
别人。我没上去叫他，怕他难
堪，可又希望他能认出自己，
心跳得很急，可能脸色也变
了。不知他是不是注意到了这
些，也许他并不在意，他扫了
一眼就指着我说，就是她吧，

你来给我按?

NOPQ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

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
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
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
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
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
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
交界处分娩的，孩子一生下来

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
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
过，却一直没有找回来。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
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
残忍，但她们不得不把孩子托

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
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像扔
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
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
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
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
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

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
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
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
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
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

团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
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
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
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用布
为她围出一块露天空地生产
婴儿。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
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

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
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
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

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
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
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
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
得扔掉……但她们无论如何都
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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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央红军（ZñGZ

[-）的三十名女红军，在红
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则更令人
瞩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
是红军规模最大的女兵部队，
兵力近三千人。她们除了担负
着新占地区的治安、政治动员
等工作，也担负向前线运输物

资、救送伤员、押运俘虏的任
务。在兵力不足时，她们还屡
次作为野战部队投入战斗。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

一位年仅 11岁的小姑娘，她
因为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

红军而把名字留入史册，她就
是王新兰。王新兰被分配到红
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下属
的宣传队当宣传员，她常常身
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
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
奏为大家鼓劲。

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
师有一次非常神秘而富传奇
色彩的战例：1935年川军刘
汉雄部偷袭苦草坝红四方面
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
带领五百女兵和三百伤病员，
与可怕的敌人周旋。这些贫弱
的女人，竟然用心而不是武

器，使川军在阵前倒戈，一时间
全川为之震动。当时的媒体
《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
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
奇闻。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

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
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
师，由张琴秋任师长。长征途中，
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
长，其后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不过这支女红军的命运
多舛。经过长征途中的各种战
役和伤病等损耗，妇女独立师
的人数减少到两千人左右，于
是缩编为妇女独立团，1936
年10月参加了红军战争史上
最为惨烈的“西路军”征战，

妇女独立团最终在祁连山全
军覆没。红军的西路军向新疆
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
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
关作战。在骑兵的包围中，孩
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
后失血过多昏迷而被俘。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中

革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
教训，要求不再建立单独的妇
女部队，红军时期的女兵作战
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
就此成了空前绝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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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

活到今天，我那时并不懂得什
么是活着，只知道活着是要呼
吸的。可我知道什么是死———
闭着眼睛，脸色苍白，躺在那
里一动也不动，任凭自己的亲
人怎样哭喊。死的情景是我在
医院里看到的，我见过和我住

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我几乎
不去想活着的事，我太小了，
只有8岁。但我已经朦朦胧
胧地觉得活着不好：我要打针
吃药，要做手术……那一切太
可怕了。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孤
独，还有夏天，没有电扇。妈妈

上班前，让我倚着被子坐好，
把一个盛满凉水的罐子放在
我身旁，她说你要是热了就把
手伸到水里。我守着一罐凉水
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那么
漫长，都让人不耐烦。我没有
玩具，家里也没有收音机，只

有一只马蹄表咔嗒咔嗒地走
着，不慌又不忙。那就是我活
着的声音。

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
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
生请到家里来。我11岁时，
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

看着我不停震颤的腿，还有身
上一块块化脓的褥疮，他对妈
妈说，这孩子18岁双腿就会
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医
生走后，妈妈对我说，我不相
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
定能好。我不完全懂医生的

话，但我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我没有什

么可高兴的事，于是我就在父
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
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
咬牙忍耐。因为书上说，痛苦的
时候都咬牙坚持。现在想来，那
时候我真的很可怜呢。

我 18岁的时候，妈妈想

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得意，
说，你看我说吧。

我继续努力活着。可是我
的病情加重了。1976年12月
22日，我做了第4次脊椎手
术。此前医生对我的病情并不
乐观，他们说了我会死去的几
种可能：1.肺炎，2.泌尿系感
染，3.褥疮———这是脊髓损伤

病人最可能死去的症状。
可我依然活着。我的生命

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
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

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

感染，我把自己收拾得很干
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发洗

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
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
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
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
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
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

有病装没病，有残疾装没有
残疾。

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
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可我
努力就能做到。我像健康女
性一样打扮自己，整齐干净。
指甲从来都是及时修剪的。

即使病在床上，也要挣扎着
让自己整洁清爽。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山
东省立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张
成伯伯，我童年时，他是我的
主治医生。他已经老了，他说
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是什

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只是
不停地说，乐观坚强是第一!

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还
见到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
忠诚教授。1965年，妈妈带我
到北京治病，要找的最好的医
生就是王忠诚教授。几十年

后，我活着，还和他一起开会，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再也不孤独了，少女时

代我就有了很多朋友。开始写
作后，我却常常给自己制造孤
独，因为我必须安静地写。我
喜欢很执着地做一件事，比如
写长篇时，我会一连几个月不
下楼。我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
起聊天，我不喜欢出去吃饭，

我愿意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吃
饭。在饭桌上，我和他们喝酒，
黄酒白酒葡萄酒，我总是哈哈
大笑，那会儿我根本不去想自
己的病，只觉得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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